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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9
魏德聖的電影路

從小魏身上
看到

楊德昌的風範

拍攝《刺陵》時正在指揮現場的朱延平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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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德昌氣味相近

魏德聖在還沒有成為導演之前，曾經跟過楊德昌拍攝《麻將》，

從場務當到助理導演，最後當上了副導演。2009年，魏德聖獲得香港

電影節頒發的「紀念楊德昌亞洲新秀大獎」，他一上台就掉淚了，後

來對媒體說：「楊德昌導演是我的師父，這也是我首次拿獎落淚，

感覺像被師父認同了，這個獎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在陳博文的眼裡，楊德昌的眾多子弟兵之中，魏德聖是和他「氣

味」最相近的一位。陳博文很早就跟魏德聖說過，他跟楊德昌有很多

特質是一樣的，魏德聖很驚訝，因為從來沒有人說過他跟楊德昌有

相似之處，陳博文認為魏德聖與楊德昌最相似的一種性格就是「堅

持」，他們敢於描繪電影願景，並且堅持完成理想，絕對不打折扣，

絕對不肯妥協。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拍片成本節節上升是可以想

見的，但也因為有這種堅持，才成就了這兩位導演的大格局。

陳博文覺得不妥協的特質是很重要的，這點沒有多少導演可以

做到。光是在資金的規模上，多數導演沒有辦法籌到預期中的預算，

就會退而求其次，改以較少的預算拍片，設法縮小場面，或者簡化劇

情，這是商業運作常見的變通方式，「可是魏德聖就是完全不妥協，

跟楊德昌一樣，寧可舉債也要做到他要的理想。我幾乎沒有看到哪

幾個導演敢有這樣的魄力。你看《海角七號》他就貸了兩三千萬，

那時候他是完全一文不名，票房沒有回收的話他就很慘，整個家庭

都會很慘，結果他就敢這樣衝。」

陳博文認為，魏德聖和楊德昌一樣，是把拍電影看做一種使命感

在衝刺。

從剪接師的角度來看，陳博文覺得楊德昌的子弟兵，不論有意追

隨或無意間的潛移默化，電影語言多少都還是受到楊德昌的影響，當然

風格還是各有千秋。魏德聖的電影運鏡喜歡用一個比較遠景的角度去敘

述一段情節，這跟楊德昌運鏡的感覺也是蠻接近的。

楊德昌和台灣新電影時期的許多導演一樣，長鏡頭用得比一般導

演多許多，不過楊德昌很少讓一個長鏡頭的鏡位完全安靜不動，也很少

讓人物坐定不動。他的長鏡頭內人物走位繁複，攝影機也經常在移動，

因而形成一個長鏡頭內的畫面一直在流動的感覺。

陳博文認為，長鏡頭是很難表現的一種鏡頭運用，除非有很好的

氣氛營造，製造出一種凝聚力，否則一個鏡頭靜止不動，時間再拉長，

觀眾看了很容易會覺得沉悶。楊德昌會很注意到觀眾的反應，他的長鏡

頭是很流動的，充滿戲劇張力，不會讓人覺得很沉悶。

陳博文說，並不是把鏡頭剪得很短，節奏就會變得很快。在楊德

昌的電影裡，事件發生都是環環相扣的，因此劇情的推展速度就顯得很

快，加上結構完整，伏筆處處，顯得張力十足。陳博文認為，就鏡頭運

用原則而言，魏德聖的電影其實用很多短鏡頭，他跟楊德昌比較相像的

視覺風格是，他們都不喜歡太多特寫鏡頭，而是以中景為主。對他們而

言，特寫表達的是強烈的情緒或深刻的感受，遠景相對在情緒上疏離得

多，而中景則較方便呈現故事的情節跟氣氛。

以成長背景來看，這兩人相去甚遠，楊德昌出身中產階級家庭，

受高等教育，本身是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人，魏德聖則是乍看感覺很草

莽，可是陳博文有機會跟魏德聖聊天時，發現他的文學素養其實相當

好，看他寫的劇本，都很有深度和戲劇張力，電影感很強，讓閱「導

演」無數的陳博文頗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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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文非常喜歡魏德聖先前寫的一個劇本，叫做〈陌路天堂〉，

一直想把它推介給導演們去拍成電影，陳博文還跟魏德聖討論過應該

要做哪些修改等等。故事是兩個青梅竹馬的小朋友，有一天兩人到溪邊

作畫，結果小女孩不小心掉進溪裡，男孩跑去求救，但大家回來卻找不

到她，以為她淹死了。結果小女孩是飄到河的上游去了，她醒過來變成

七十歲的老太婆，回到家鄉自稱是個十歲女童，沒有人相信她，把她趕

走，她只好去流浪。沒想到她越活越年輕！男孩十七歲念高中的時候，

女孩五十幾歲，他們剛好住在隔壁，觀眾知道他們就是那對青梅竹馬

的小同伴，他們自己卻不知道。到了兩人都三十幾歲的時候，又成了鄰

居，男生是個不得志的畫家，有一次跟人起爭執，一氣之下把自己所有

的畫丟出去，女生看到他丟出來的畫之中，有一幅是他小時候幫她畫的

素描，於是認出他來，她跑去當他的模特兒，跟他在一起，後來因為一

些原因就又分開了。

陳博文覺得這個故事的發想很好，曾想過要把故事買過來改寫

一下，讓這個男生五十幾歲時，再次遇見變成十八歲的女孩，然後再

接回原來的劇情，他們又再相遇，就是男生七十幾歲臥病在床，門打

開，一個九歲的小女生走進來，電影就結束在這裡。

這是魏德聖十幾年前寫的劇本，可惜當時景氣不佳，沒有人想

要拍。陳博文覺得故事非常好，甚至第一次動念想要把這個劇本買下

來，想自己當導演。

後來魏德聖準備要拍攝《賽德克‧巴萊》，陳博文又和他聊到這

個劇本，還表示幾年前初次看到這個本子時，他就很想要買下來，魏

德聖也很大方的說：「你如果早點講，我就送給你了！」不過他們

都覺得現在再處理這個劇本有點嫌遲了，因為類似的故事已經有人拍

了，而且是好萊塢的製作，就是《班傑明的奇幻之旅》。

導演巴萊

很多台灣導演對台灣電影市場的遊戲規則都很不以為然，卻又無

能為力。魏德聖2008年在大家完全不看好的情況下，用《海角七號》創

造了一個票房奇蹟。魏德聖認為好不容易才能拍片，而拍成的電影交給

發行商去發行，卻被人家隨便處置，甚至糟蹋，不如自己想辦法撐起

來，自己去衝撞，即使衝到最後力氣耗盡死掉了，也心甘情願。「魏

德聖曾經對我說：『與其被別人弄死，倒不如自己撞死』。」因為

他相信自己，知道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接著魏德聖又再次衝高標準，

以台灣電影有史以來最高的預算，拍攝《賽德克‧巴萊》，陳博文認為

他就是那種有能力判斷好壞又特別有自信的人，他相信這是好東西，就

勇氣過人地去衝刺，於是有驚人的成就出來。

《賽德克‧巴萊》總片長四個多小時，分為上下兩集，不過受邀

到威尼斯影展參加競賽的版本，並非導演版，而是監製吳宇森另行處理

的兩個半小時的精簡版，這也是吳宇森認為較適合賣到國際市場上的長

度。這點讓陳博文覺得不無遺憾，也讓他聯想到楊德昌當年拍《牯嶺街

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投資方和發行商都覺得四個多小時太長了，一

定要縮到三個小時，可是兩個版本比較起來，多數人都覺得還是四個多

小時的導演版比較好看，甚至有觀眾說，不知道為什麼，看三小時版本

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會覺得好長，反倒是看四個多小時的導演版

卻不覺得長，還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陳博文認為，這其實就是因為長

版的影片起承轉合的設計比較完整，因此整部影片讓人覺得一氣呵成。

「四個小時的《賽德克‧巴萊》導演版在情緒鋪排上比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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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個受壓迫的情緒、轉折都有細膩的陳述。兩個半小時的版本

勢必要砍掉很多情節，情緒可能會被削弱掉。」陳博文舉例說，影

片裡有一些原住民唱歌的段落，唱得很完整、很長，那是一個情緒的

完整呈現，感覺非常好，可是如果要縮短片長，這類唱歌的戲就有可

能被刪除。他相信魏德聖應該會很珍惜這些讓情緒可以沉澱的蘊釀空

間。

魏德聖最初與陳博文洽談《賽德克‧巴萊》的剪接，就強調他沒

有設定劇中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說他不想做價值判斷，因為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跟環境，他們完全跟隨屬於自己的信仰，所以

魏德聖就是把他們傳統的精神表達出來。陳博文很認真地說：「我剪

完這部片之後，有很大的震撼和感慨，就是覺得教育很重要，教育

會影響人的價值觀，人總是會被傳統與社會的價值觀所左右。」

陳博文提到民國八十多年的時候，曾看過一條社會新聞，講一名

唸研究所的女學生為了寫論文到部落裡做田野調查，愛上了她的原住

民嚮導，兩人想結婚，卻得不到雙方家長的同意，女方家長嫌棄那個

原住民男孩學歷不高，經濟條件也不好，住在山上就像是野蠻人，所

以反對女兒嫁過去。男方正好是部落頭目的兒子，等於是王子，他們

反而嫌女方的地位配不上他們這個貴族之家！文明、落後、貴族、平

民……不同的價值觀，永遠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我覺得這很諷

刺，每個人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對方，《賽德克‧巴萊》的故

事也是一樣，賽德克族有他們自己的思考模式跟價值觀，你看像賽

德克人出草，我們會覺得很野蠻，可是他們不覺得這個是野蠻的，

這是他們的精神。那些被派到台灣來的日本人又是有一種族和文化

的優越感，價值觀是完全不一樣。魏德聖其實是站在一個文化差異

的角度去探索歷史議題。」

關於選角，魏德聖跟楊德昌的標準很相似，他們已經在心裡有明

確的輪廓，只要外型和味道對了，戲劇表演的部份可以慢慢學，所以他

們總是勇於啟用素人。就像楊德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大膽啟

用女主角楊靜怡。魏德聖可說得到楊德昌真傳，片商會擔心影片沒有卡

司不好賣，但他就堅持一定要是感覺對的人，「如果找梁朝偉、周潤發

來演主角，可能可以演得很好，但就缺乏原住民的味道，所以他就是

要去找對味的原住民。原住民沒演過戲，可是表現讓人驚艷，主角的

眼神讓人覺得非常有氣勢。魏德聖幾年前就拍了四分鐘的樣片，即使

那四分鐘也是籌備了很久才拍。他一直默默的在執行他自己想要做的

這件事情，真的是十年來的累積，才有這種成績。」

為賽德克做剪接細工

陳博文擔任《賽德克‧巴萊》的剪接，他謙虛地說，這回他做的

是錦上添花的工作。

通常預算規模比較大的影片都會配置現場剪接，會把當天拍的素

材整理出來，讓導演看看拍出來的戲有沒有達到他的要求，若有遺漏也

可以馬上補拍。確認後的毛片再送到剪接室去做調整與細部處理。《功

夫灌籃》等影片就是如此，通常現場剪接比較著重打鬥、動作場面這些

戲的結果，因為動作順暢不順暢很難在現場明確看得出來，常常必須要

剪出來看，才知道哪邊需要加強。文戲基本上都比較完整，所以有一些

現場剪接就不會去動文戲的部份，留到剪接室去處理。

《賽德克‧巴萊》拍攝期間也有現場剪接，每天拍完之後，導演

跟現場剪接就一起看片順片。影片整整拍了一年，很多素材都必須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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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確認導演要的東西都拍到了，因為很多場景拆掉後想補拍幾乎是

不可能的。《賽德克‧巴萊》的現場剪接做得非常細，這部片拍了一年

兩個月，所以導演有時間慢慢修，加上導演在劇情跟概念上的掌控已經

很完整了，所以在現場剪接的階段就已完成了大部分的結構。 

這部台灣電影史上消耗底片最多的電影，拍了七十幾萬呎，要看

完那麼多素材再挑出OK的鏡頭其實是要花很多時間的，既然最繁瑣的

順片和初剪等工作，導演在現場剪接的第一線就已經解決了，陳博文要

處理的反倒是繁瑣的技術細節。

這部片的語言主要是賽德克語和日語，剪接時準備手續較一般影

片繁瑣。陳博文動手精剪之前，先請人把劇組送到剪接室的初剪版全部

先打上中文字幕，這個工作花了很多時間，要找聽得懂原住民語和日語

的人，一句一句對稿，把對白貼到影片上，這樣陳博文才能很清楚地知

道對白的細節該怎麼處理。他主要的任務是調整影片的節奏，劇情上做

一些微調，另外就是一些演員表演的細部調整。傳統剪接碰到拍壞的鏡

頭只能剪掉，現在有電腦特效，有些缺陷就可以用電腦去修補。所以陳

博文認為現在的剪接師最重要的工作是抓「戲感」，對戲的感覺要抓得

準確，細部有瑕疵還可以靠電腦去修。

影片的情節基本上已經很完整了，陳博文微調的部份主要是劇情

的視覺邏輯，比方在樹林裡誘騙馬志翔的道澤屯巴拉社族人的那場戲，

原本看到莫那魯道的族人扛著山豬走過樹林，陳博文不太曉得那個鏡頭

的意義，還以為是要去打日本人，所以在準備食物，而另一部落的人走

過步道時，在石頭上摸到血，就發現莫那魯道他們不久前經過該處。

其實莫那魯道是故意留血跡引敵入殼的。「我覺得既然是故意留痕

跡，就要去想如何讓觀眾更清楚看到這個計謀，所以我建議導演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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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指導演員的導演魏德聖。

個特寫，在那邊埋一個伏筆，不然觀眾很容易忽略掉。導演覺得有

道理，就在族人扛著山豬走過去之後，加了一個血滴到葉子上的鏡

頭。這其實是小細節，但是剪接師就是要能夠依經驗去看到觀眾可

能會不了解的部份，去調整戲的細部結構，讓觀眾看到畫面就能夠

理解劇情。」

陳博文說，通常他只有剪接紀錄片的時候因為面對的是真實的人

與事，所以時常會被素材所感動，而《賽德克‧巴萊》是極少數的劇情

影片讓他剪到「忘我」的！通常剪劇情片的時候都知道戲是演出來的，

會比較以一個局外者的角度看待作品；可是剪《賽德克‧巴萊》的時

候，明明知道是演的，是造出來的氣氛，還是常常被戲所打動。因為故

事本身的內涵，以及故事裡對原住民文化的與傳統價值的彰顯與維護，

都深深感動了陳博文。

雕琢素人演員的表現

陳博文比較花心思的部分在表演節奏的調整，因為素人演員在整

個戲劇的節奏基本上沒辦法掌握得很準確，他們又要記臺詞又要演出，

很不容易。這部戲拍了七十幾萬呎，每場戲都拍很多個角度，每個角度

也拍很次，素材很多，剪接的時候就有比較多的機會去做調整。一個鏡

頭可能前半段演得好，可是後半段演得不好，剪接就可以從同場戲的另

外幾個角度去挑選，找比較好的take去做組合。

「有一些剪接技巧上是需要注意的，比方一個鏡頭裡只有小部

分表演節奏不太好，但是你要讓觀眾看到一整個鏡頭的表演，不想

跳到不同角度，那就要調那一小部分的節奏，這就是剪接技巧，你

會讓觀眾看到鏡頭沒有中斷，但是節奏鬆緩的部分其實已經微調過




